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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依旧热衷马路“趴活儿”——工资日结，不面试不体检，不缴纳社会保险，也不签订劳动合同

非法劳务市场隐患暗藏 整治行动亟待深入
本报记者 安彦璟 赵 琛

保安、包装工、建筑小工……不需要太高技
术含量，也不用接受培训就能直接上岗。不缴
纳社会保险、不签订劳动合同，一辆车直接“拉”
走，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实难保证。在城市里，很
多外来务工人员热衷聚集在街边“趴活儿”，非
法劳务市场也由此形成。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整治非法劳
务市场的“大马行动”再次引发关注。外来务工
人员为何热衷“趴活儿”，非法劳务市场暗藏哪
些隐患，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等待一份只属于今天的工作

7月13日清晨5时，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通
州区马驹桥商业街附近的一处马路市场，现场
人头攒动，数百名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在这里，期
盼、等待着只属于今天的工作。

马驹桥商业街位于北京市南五环外，被电
子厂、汽修厂、服装厂等工厂环绕，周边用工需
求较大，同时远离市中心，生活成本相对较低。
因此，马驹桥吸引了众多外来务工人员，并渐渐
发展为自发的“日结工”聚集地之一。

在北京市，类似的“马路市场”还有不少。
记者梳理发现，丰台区六里桥、昌平区小北哨
村、顺义区高丽营镇等地，都曾有众多外来务工
人员为找工作而聚集。

记者了解到，在这种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
上，所谓“日结工”实为非法招工。很多招工单
位不面试、不体检，不为务工人员缴纳社会保

险，也不签订劳动合同，只开辆“金杯车”就把人直接
“拉”走干活。此外，大量劳务人员的聚集也滋生了
劳务“黑中介”，侵害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在马驹桥商业街，非法劳务市场的存在也引发
了治安秩序混乱、违法建设突出、刑事案件高发等问
题。对此，从4月底开始，北京市通州区政法委牵头、
属地政府配合开展为期 6个月的专项清理整治。此
外，马驹桥镇还计划成立正规的劳务市场，满足区域
招工所需。

据悉，随着近几年的产业迁移和相关部门对非
法劳务市场的整治，北京外来务工人员聚集“趴活
儿”的现象已有所减少，但并未杜绝。

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试图招工的面包车
刚停在十字路口旁，务工人员就一拥而上，趴在车窗
上打听。附近的执法人员随即到达现场维持秩序，
经过疏散后，面包车驶离，觅活的人也四处走开。但
记者发现，现场很多务工人员的手机里，五花八门的
微信群还在发布着各种招工的信息。

“先干临时工，再慢慢找长期工干”

“以前做长期工得白班夜班倒着干，身体实在吃
不消。听说这里挺多活儿的，就先来看看。”27 岁的
张伟来自山西，他刚到马驹桥没几天，已经在附近租
下房子了。“想先干临时工，再慢慢找长期工干。”

在这里，和张伟一样“趴活儿”的年轻人并不少
——没读过太多书就来北京，印刷厂、电子零件厂等
工厂都干过。对于流水线作业和昼夜颠倒的工作，
他们尽管有些厌倦，但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好多年没读过书了，现在学东西就有点困难
了，找来找去还是厂子里的那些活。我有同学以前
也不好好学习，后来学了编程，还挣得挺多的。”张伟

的话语间透露着迷茫和羡慕。
“活儿在哪儿？”夏天的清晨，不到 6点天早已全

亮，在马驹桥商业街，大家因为共同的目的熟络起
来。来得久的务工人员手里甚至还有很多资源，不
合适自己的就介绍给周围的人。

“保底 3000 元、管吃……综合 5000～6000 元。”
记者走访发现，和别的商业街琳琅满目的销售门店
不同，写满招工大字的招工牌在马驹桥商业街处处
都是。其中，保安、包装工、建筑小工、快递分拣员等
技术含量较低、不需要过多培训就能直接上岗的工
作是“日结工”的主要工种。

记者采访发现，与张伟这样的年轻人不同，一些
年龄偏大的务工人员更在意是否能在当天就找到工
作。对他们来说，“日结”的工作就是明天的生计。

“年纪大了，长期的工作就不好找了。厂里招工
一般都会限制在 40岁以下，以后我只能去饭店打工
或者去做清洁工。”7 月 13 日，40 多岁的葛大姐接到
了一份制卡的工作，一天 110元，管一顿午饭。葛大
姐的丈夫同样在马驹桥“趴活儿”，夫妻俩在附近租
房居住，每月房租700元。

“工作不好找，年龄越大越不好找。”一位在路边
“趴活儿”的务工者对记者说。当天早上，他未找到
工作，准备回家休息。“有保安的活儿记得叫我啊。”
在回家的路上，这名务工者仍在朝认识的工友喊着。

没有保障是最担忧的事

“我们这些人就是工厂的‘候补队员’，他们有急
活或正式员工不想干的活都会找我们来干。”已在马
驹桥“稳定”下来了的徐峰对记者说，没有保障是他
最担忧的事。“说的是150元，但最后拿到多少钱还不
一定；说是干到 5 点半，但活没干完就不能走，干完

才能拿到钱啊！”
“现在工资越来越低，中介‘扒’完后剩不了多

少。”在徐峰看来，临时的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也没
有保障，但胜在求职灵活、时间自由，“找不到活儿
的时候就当休息了。”

8时 30分，很多人的一天才刚刚开始，但马驹
桥商业街“趴活儿”的务工人群已经慢慢散去。对
于“马路市场”来说，一天中的招工“高峰期”已经
结束了，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只能明天再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趴活儿”的外来
务工人员文化层次较低，只通过口口相传的方
式聚集在非法劳务市场找工作，对正规招工渠
道和法定劳动权益不甚了解。此外，正规招工
渠道或中介需要务工人员提供或办理健康证、
居住证等证件，还有面试、体检等环节，很多务
工人员“嫌麻烦”，觉得求职流程复杂、时间长而
不愿意去。

“严厉打击黑中介 规范人力资源市场”“坚决
取缔非法劳务市场”……街上红底白字的宣传标
语非常醒目。据悉，近几年来，马驹桥商业街常常
聚集成百上千的劳务人员，非法招工引发了不少
纠纷和社会矛盾。

相关人士表示，对非法劳务市场和黑中介的
打击管理涉及公安、工商等多个部门，单一的行政
部门无法完成整治行动，这也导致以往的整治行
动容易“按下葫芦浮起瓢”。

专家表示，非法劳务市场的存在证明城市有
劳动力的需求，相关部门应建立并加大宣传正规
且运转高效的劳务市场，让外来务工人员通过便
捷、合法的渠道也能够找到工作。外来务工人员
也应重视自身权益，通过正规渠道找工作，同时要
签订劳动合同，以免上当受骗。

踩踩““高跷高跷””捕小虾捕小虾

快递车“客串”救护车
快递小哥被赞“活雷锋”

本报记者 北梦原
本报通讯员 马 媛

日前，记者在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广河县
采访时发现，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当地劳务
输出日渐发力，外出务工的贫困户越来越多，
就业日趋稳定，打工增收成为贫困户脱贫致富
的一条新路。

记者见到广河县庄窠集镇中寨村贫困户
马伊不拉时，正值斋月。回家过斋月的马伊不
拉领着记者来到了他去年刚修好的新家。“整
个装修下来花了八九万元，都是这两年打工挣
的钱。要是放在以往，光靠种地，不知道要哪
年哪月才能盖起新房。”

记 者 了 解 到 ，近 年 来 ，当 地 外 出 务 工 的
人越来越多，与 10 年前相比，劳务输出已经
由以季节性的短期务工变成了以长期在外
稳定就业为主，务工收入带来的增收效应非
常明显。

据了解，广河县位于甘肃省中部，是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三区三州”贫困县
之一。2013年底，广河县 102个行政村中，有 51
个被认定为贫困村，其中深度贫困村 28 个；贫
困 人 口 12545 户 、57800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为
27.03%。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持续加大扶贫政策

支持和资金扶持力度，广河县贫困村面貌显著改
善。2018年，全县贫困发生率由 2017年底的 13.28%
下降到 8.63%。然而，由于当地产业基础比较薄弱，
扶贫产业仍处在起步和培育阶段，如何保证脱贫质
量、促进贫困户稳定增收成为当地脱贫攻坚工作面
临的一个难题。

在此背景下，劳务产业培育成为当地贫困户增
收脱贫的一项主导产业。“近几年来，我们通过坚持
不懈地扩大有组织输转，不断发展壮大劳务经济，劳
务输转在精准扶贫、就业创业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
著。”广河县劳务办主任马永成表示。

马伊不拉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在老家种地
时，家里七八亩小麦和玉米，一亩能挣 700~800 元，
一年下来收入不过六七千元。而现在外出打工，每
月工资收入可达 4500~5500 元。“一些出去早的老
乡，有了一定资金积累之后自己开个拉面店，一年能
挣二三十万呢。”

“从这两年的劳务输出情况来看，外出务工的
贫困户，除去正常开销，每人每年平均可增收 4万元
左右，当年就可以实现脱贫。”马永成表示。

据统计，目前，广河县 18～45岁人口约 12万人，
其 中 外 出 务 工 人 数 超 过 7.2 万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59.89%。其中，在甘肃以外务工人数近 3.7 万，占总
就业人数的 51.26%。

为了让贫困户走得出去，在工作地留得住、能
挣钱，广河县不断完善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和劳动
维权，并为少数民族务工者提供专门的餐饮等生活
保障服务。

在马永成看来，技能培训是推进劳务产业的
一个有效突破口。“为了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
性，我们采取‘请进来培训、走出去学习、县内企
业实践、送上门培训’等方式，开展各种类型、各
种层次的就业培训活动，同时加强与劳务输入地
的衔接沟通。”马永成介绍说，经过系统的培训，

贫困劳动力在人力资源市场上的竞争力得到了
显著的提高。

今年 30 岁的广河县齐家镇排子坪村王家社
村民王录祥就是技能培训的受益者。2014 年被
认定为贫困户时，王录祥一家 5 口人的生计全靠
他在老家附近打零工维系。在了解到王录祥有学
习瓦工技术的意愿后，帮扶干部介绍他到一家小
型工地跟班学习，随后又帮他联系了兰州的工
地。经过在几个工地上的实践学习，王录祥成为
一名技术过硬的瓦工，现在每年务工五六个月，就
可挣到 3万元。

“劳务产业不仅带来了收入的增加，也促进
了创业的发展。”马永成介绍说，通过转移就业
这条途径，一部分输转人员回乡创业，既增加了
自己的收入，又创造了就业岗位，形成了“输出
一人，致富一户，转移一批，带动一方”的良好
局面。

“外出务工的贫困户，每年增收 4万元，当年就可以实现脱贫”

一个西部贫困县的致富之路

本报讯（记者吴雪君）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一
直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如何保证建工企业的农民
工工资不被拖欠？近年来，海南省金融机构积极探
索利用“农民工工资保函”业务缓解农民工群体“讨
薪难”问题，让农民工朋友的工资多一份保障。

据了解，近年来，海南省多次出台相关制度解
决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问题。特别是 2016年以来，
进一步完善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包括扩大工
程建设领域保证金制度适用范围，设立专用账户专
发农民工工资，还结合严惩失信“老赖”、设应急周

转金垫付工资等多种手段，构建全面治理欠薪工作
的长效机制。

2018 年 底 ，海 南 省 发 布 的 拖 欠 农 民 工 工 资
“黑名单”显示，有企业欠薪多达 70 余万元。为更
好治理对农民工工资的拖欠，海南省的保证金制
度不断“升级”。近两年，海南在全省推行以银行
保函方式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要求以
银行保函方式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建设单
位和施工总承包企业，必须在工程开工前分别按
工程中标价的 2.5%向工程项目属地商业银行办

理保函。
据招商银行海口分行交易银行部相关人士介

绍，所谓农民工工资保函，是指银行接受申请人（委
托人）即施工承包商或建设单位的申请，保证其在劳
务用工合同项下或根据工程所在地政府相关要求，
银行按时、足额向参与工程建设的施工人员（农民
工）支付工资的书面承诺，是缓解企业（申请人）财务
压力，保障农民工工资的如期、足额、及时发放的一
种业务。

“按照相关规定，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和施

工总承包企业如出现各种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行
为，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按规定责令其限期改正后，拒不
改正的，从其银行保函额度中先予划支。”上述人士介
绍说，工资保函能替代建设方、施工方缴纳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改善企业现金流，更重要的是，当施工单位未
如期、足额向农民工支付农民工工资时，我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凭保函向银行提出索赔，为保证
农民工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不过由于各个市县在执行制度过程中的差异
性，银行保函到今年才开始在省内银行机构逐步铺
开。”海口市秀英区劳动监察大队的陈先生说，银行保
函具备一定优越性。从目前执行情况看，向劳动保障
监察部门出具“农民工工资保函”的企业未出现过拖
欠工资的情况。

海南金融机构探索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

银行保函让农民工吃下“定心丸”

诚信建设万里行

本报讯（记者甘皙）“真的是太感谢了！多亏小赵
伸出援手，及时将我们被大树砸伤的女儿送去就医！”7
月 9 日上午，受伤的张女士委托父母特意赶到快递小
哥赵凯贺的公司，为他送上锦旗和感谢信。

5 月 19 日，北京刮起 8 级大风。张女士在中绦胡
同口被狂风刮倒的大树砸中，头部血流不止。

伤情紧迫，但狭窄的胡同救护车进不来，正在附近
送件的赵凯贺没有丝毫犹豫，征得同意后，他立即和张
女士的同事一起将张女士小心翼翼地抬上快递车。快
递车“客串”临时救护车，快速赶往最近的鼓楼中医
院。直到将受伤的张女士送到护士手中，赵凯贺才放
心地转身离开，继续下午的送件。

回到公司，赵凯贺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此事，直到
张女士的家属找来，他才向公司主管提及此事。

“我也没做什么，我想每一个人碰到这种事，都会
伸出援手的。”面对感谢，赵凯贺称自己只是做了一件
普通的事情。据介绍，90后的赵凯贺从事快递工作已
经 3年，一直都是热心肠，公司谁有什么困难他都会主
动帮忙。

“这件事情发生在赵凯贺身上太正常了。”圆通速
递北京平安分公司负责人郭子生称，“公司将召开大会
进行表彰，号召全体员工向他学习，此外，公司也将给
予赵凯贺现金奖励，鼓励这种正能量。”

7月 16日，山东省日照市
沿海，每年入伏之后，一直到霜
降前三四个月的时间内，都会上
演一种古老而又独特的捕捞方
式，那就是踩着“高跷”捕小虾。

捕虾人踩的“高跷”，是一
种特制的辅助工具，每一节高
度在 1 米左右，最多的能接到
三节。踩着“高跷”进入到三四
米深的海水中捕捞小虾，需要
很好的体力和技巧。据介绍，
现在的小虾不如以前多了，而
且从事捕捞小虾的人50岁以下
的很少，多数都在60岁以上。

刘明照 摄/视觉中国


